
海尤是条鱼
□鲁迪

海尤喜欢吃鱼，每餐必吃，无鱼不欢。一
瓶酒，一条鱼，很少吃饭。鱼，就是他的一日
三餐。

海尤吃的鱼跟别人不一样，都是自己下
海亲自抓来的。每次抓鱼，他都去岱岛的浅
海。仿佛跟大海有个约定，海尤从不多抓，宁
愿吃完再下海。他说：“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不能贪心。”说完，人往海里一扑，钻到水
底，不一会儿，手里就攥着几条鱼上岸了。

海尤水性特别好。村里渔船出海，螺旋
桨被破渔网缠住、发动机熄火、船回不来时，
总会有人来喊海尤。海尤二话不说披上棉
袄，跟着小船赶到出事地点。他拧开随身带
的白酒瓶，“咕嘟咕嘟”猛灌几口，便纵身下
水。这活儿极其危险，几乎每次都是把性命
拴在裤腰上，一不小心，要么被潮水卷走，要
么被螺旋桨打中，再也回不到岸上。可海尤
技术好，这么多年从没出过事，名气也越来
越大。说起“割叶子的海尤”，周围十里八乡
无人不晓。

除了爱吃鱼，海尤还爱吃豆子，平时总
把豆子揣在口袋里。他有一口好牙，跟人
说 话 时 ，掏 出 一 把 豆 子 扔 进 嘴 里 ，不 是

“嘎嘣嘎嘣”咬碎，而是像石磨一样，慢慢

细细地用牙磨，磨碎后就着口水咽下去。
跟人说话不到一支烟的工夫，一口袋豆子
就吃光了。

那年，岱岛东山水库斗门的插销坏了，
斗门提不上来，闸门关不严，水一直往外漫。
这斗门深二十来米，没有好水性根本下不
去。管水库的人叫刘杰，急得上火——村民
等着水灌田，责任太大。他便去找海尤，海尤
说要先下水摸摸情况。

大寒刚过，刘杰几人在水库边冻得直跺
脚。只见海尤脱掉棉袄，“噗通”跳进水里，
很快便没了踪影。水面渐渐恢复平静，众人
焦急地望着，时间慢得像老牛拉磨，慢条斯
理，让人揪心。

终于，海尤冒出头，朝岸边游来。他两只
长手往水面一扒，像一条长了翅膀的大鱼。
海尤爬上岸，冻得脸色苍白，牙齿咯咯作响，
哆嗦着说：“这底下的水好深，冰骨刺骨。”
他只说水冷，大家却想起这水库曾溺死过一
个小孩，不由面面相觑。

海尤说：“水库底斗门插销要穿的那个
洞，我已经摸到了。水压太大，耳朵像打雷一
样轰隆响，疼得熬不住，先上来了。”

刘杰给他披上棉袄，递过酒瓶：“海尤，

歇歇吧，喝几口酒驱驱寒。”他满心无奈，问
题没解决，依旧头疼。

海尤喝了几口酒，又从棉袄口袋掏出一
把豆子扔进嘴里，看着刘杰担忧的眼神，笑
着说：“放心，答应你的事肯定办好。等会儿
再下去，拿铅丝从洞里穿过去扎牢就行。”

刘杰看着他：“海尤，你能行吗？要不，明
天再来？”

“那咋行？刚才不就白下水了？”海尤说
完，又一个猛子扎了下去。过一会儿，耳朵疼
得受不了便上来，歇片刻又再次下去。

这次时间格外长，刘杰心里七上八下，
瞪大眼死死盯着水面。一分钟、两分钟……
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海尤终于浮了上来，青紫色的脸贴在水
面，缓缓游向岸边。刘杰几人跑过去，连拉带
抱把他弄上岸。海尤喘息许久，才轻声说：

“可以了。”那句话，仿佛耗尽了他全身力
气。刘杰几人一用力，斗门提了上来，底下的
水汹涌奔出，大家欢呼起来。

海尤拿到了八十元工钱。这是他当年挣
过的最大一笔钱，也成了他后来时常吹嘘的
资本。

“现在跟你们说也没事了，我当时差点

回不来。一下水底，就感觉有人拽我的脚。我
心里默念：我是好人，从没做过伤天害理的
事，就连抓鱼都不贪心。我这次是来做好事
的，你放过我吧。”

说完，海尤自己先哈哈大笑，嘴里嚼碎
的豆子喷了别人一脸。大家只当听故事，不
知他说的是真是假。

但从那以后，海尤再也没下过水。原本
的风湿病愈发严重，疼痛折磨得他整夜难
眠，变形的关节让他渐渐失去了生活自理
能力。

这天，刘杰又像往常一样来看海尤，两
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刘杰说：“海尤，其
实那次你后来完全可以不下去，我心里一直
特别过意不去。”

海尤笑着说：“人各有命，哪有因为自己
生病就怪别人的道理。何况我收了钱，报纸
也登过了，值了。”

阳光明亮，天气暖洋洋的。刘杰用自行
车推着海尤来到海边，咸涩的海风拂过海尤
凌乱的头发，海面粼粼波光晃得他眯起眼
睛。他说：“我前世可能是一条鱼。你看，一条
鱿鱼。”他举起关节肿胀、弯曲变形的手指
笑了起来，笑着笑着，眼里流下了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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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香一瓣

履之留痕

三月春来早，
桃花李花闹；
柳枝轻轻摇，
南风咯咯笑；
抬头问姑娘，
羞答两颊红。

三月有感
冬笋探头出，
新燕啄泥忙；
老叟捂冬衣，
破壳还时早。

春忙
正月元宵闹，
玉兰登台唱；
盛装未褪尽，
绿肩已披上；
最喜乌鸫鸟，
筑巢置家忙。

怀春
（外二首）

□竺革

那天下午，我把同事们吓了一跳。幸好，
他们在现场；幸好，她给了我一颗糖。

临近岁末，单位借用学校场地，举办了
一场趣味运动会。我果断报了名。原因很简
单：这是集体活动，最能体现团队精神。再加
上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不同科室、不同办公
室之间交流并不多。况且，时隔多年，我对那
种拼尽全力的现场感，也充满了期待。

拔河是体力活。我手脚容易出汗，为了
有更好的参与感，出发前便备好了手套。这
样手握粗绳不打滑，也不容易破皮出血。我
从小到大没干过农活，手指纤细，曾笑着调
侃自己，或许天生更适合码字。上场、热身、
屏住呼吸，个个满脸通红。大家手握麻绳，严

阵以待。我所在的队伍属于“文质彬彬”型，
无论体型还是耐力，都比不上对方。尽管同
属一个大集体，但久坐办公对身体素质的影
响显而易见。好不容易打了个平手，到第三
次一决胜负时，我已颇感疲乏。可男同志本
就不多，又不能请外援，只得咬牙坚持。

终于拔完了。实力差距明显，结果大家
都能接受。下场后，我站在场地边，不一会儿
便觉得胸闷眼花，眼前的世界如同蒙了一层
雾，模糊不清。我跌坐在地上，身边几位同事
立刻上前扶起我，关切地问我怎么了。有人
说，是低血糖；有人递来削好的甘蔗，还有人
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

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剧中一位男子，

每当紧张或低落时，他的小女儿就会从口
袋摸出一颗糖，告诉他，吃了糖就不紧张
了，就会有好运。于是，他常常在口袋里放
一颗糖……

口袋里放一颗糖，看似简单，对我而言，
却是一直以来内心的抗拒。我喜辣嗜酸，不
喜苦畏甜。人生有百味，辛、酸、甘、苦、咸五
味调和。书上说：辛味能散能行，酸味能收能
涩，甘味能补能缓，苦味能泻能燥，咸味能软
能坚。食入五味，五脏所喜——酸味入肝、苦
味入心、辛味入肺、甘味入脾、咸味入肾。五
味与五脏循环往复，维系着身体每日的微妙
平衡。而我却厚此薄彼，身体的失衡也在不
知不觉中显现。虽未曾吃过大苦头，可心中

的甜，也在不知不觉中渐行渐远。
生活的惊喜是细微的，生活的困顿与失

落，也总会像一阵风不期而至。面对未知的
前路，时光是否会留下那些让人黯然神伤的
蛛丝马迹？

夜雨敲窗，似有人反复翻书。我的肩膀
被气候牵动，心绪在夜空下沉浮。生活有时
如饮一杯烈酒，我曾希望自己的胃、五脏六
腑乃至全身，都能热烈燃烧。

我想，经历过这次拔河，我对生活有了
新的理解。也许，每个人在寻常日子里，都需
要给自己一颗糖——放在口袋里也好，藏在
心底也罢，都要用一点微小的甜，抵御生活
不经意间带来的疲惫与冲击。

口袋里放颗糖
□郑凌红

我与葫芦岛的情结，绵延二十余载。
1998 年 7 月，我从舟山师专毕业，参加

新教师岗前培训。分配结果公布，班内除省
优、优干留本岛外，其余悉数分至各海岛。其
中有位女生落户葫芦岛中心学校。第一次听
到这个陌生而富有诗意的小岛，我对此充满
好奇。这座位于普陀山东面的小岛，据说比
蚂蚁岛还要小，乘船需一个半小时，船班极
少，遇风浪便难以成行。大家默默为她打抱
不平——大好青春竟要抛洒于巴掌大的小
岛，真是惋惜。对初涉社会的毕业生而言，葫
芦岛不仅是汪洋中的孤岛，更像是流放青春
的囚笼。

此后几年，“小岛迁、大岛建”政策推行，
葫芦岛中心学校最终并入沈家门三初，那位
女生自然调入了城区。看她脸上绽放的红
光，悠闲扭动的身段，想到自己不知猴年马
月 才 能 调 入 城 区 ，不 禁 羡 慕—— 真 是 好 运
气！而在心底，我对葫芦岛生了敬畏：它莫非
真沾了普陀山仙气，是座“福禄”之岛？

2008 年 3 月，我随《舟山日报》编辑及几
位文友，从墩头码头乘船前往葫芦岛。船小
且旧，船舱里弥漫着腌货味、汗臭味，机器隆
隆作响。一个半小时颠簸后，终于踏上小岛。
小广场上，织网的妇女、休渔的渔民、赶海的
老人，见到我们如见久别的亲人。他们不解：
这破破烂烂的小岛，有什么好看好写？而我
们却羡慕——羡慕这未受尘世污染的一方
净土，羡慕岛民神仙般的日子。我们沿村道
而行，在山坡玩捉迷藏，在悬崖上放歌，在石
滩摆弄各种姿势。走到海边田埂，一片油菜
花吸去了魂魄。经阳光和海风洗礼，它们不
仅没有倒伏，反而金黄灿烂，鲜亮夺目。一群
文友在花丛间穿梭奔跑，竞相拍照。夜晚，宿

于原葫芦岛中心学校改建的敬老院。打牌至
半，遭遇停电，点烛再战。深夜躺下，想起当
年女同学的教书经历，不禁感叹。

2018 年，我接航拍柴山岛和葫芦岛的单
子，乘快艇匆匆登岛。码头、岸线、民居、路
面，葫芦岛依然是葫芦岛，未见太多变化。但
心底存疑：码头的迁移，是否意味着开发步
伐已悄然启动？此后几年，关于葫芦岛整体
开发的议题时有出现。作为旁观者，我只是
好奇地听听想想。

2023 年 3 月，又随普陀区委统战部参加
葫芦岛绿化行动，第三次登岛。十五年过去，
轮船上多了各路工匠——他们是葫芦岛的
建设者，绘就共富蓝图的主力军。前舱有人
大声交谈：“要想让老家发展起来，一定要用
轨 道 交 通 或 缆 车 把 葫 芦 岛 和 普 陀 山 连 起
来！”朴实的话语里，透着村民对家乡的热
爱与期盼。上岛后，我利用种树间隙四处溜
达。老码头上工人推运建材，村道正在管线
替换，民居外立面漆匠喷涂，僧、道、禅等图
案有了雏形。万象更新，梦想照进现实——
这是祖辈无法想象的景象。

同年 9 月，普陀作家协会组织采风，这是
我第四次来到葫芦岛。旅程充满惊喜。泊在
墩头码头的“普陀观云”号体形庞大，竟是豪
华游轮。环形沙发舒适柔软，双排座位靠窗
处视野极佳。班次从两天一班增至一天两
班，航程缩短至近一小时。整岛面貌大变。墙
面重新粉刷，配上彩绘，老旧房屋翻新后韵
味独特。岛上随处可见葫芦元素：攀爬在石
墙上的藤蔓、水泥地上的图案、冷库门上的
葫芦娃、村口的铜丝扎成的葫芦瓶…… 这
富有灵性的植物，成了文化标志与旅游 IP。
更妙的是，因与普陀山相近，整体开发围绕

“禅”字布局，禅修康养、禅乡旅居、休闲度假
三个功能区，以文化促共富。

边 走 边 吟 诵 普 陀 山 僧 人 悟 乘 的 诗 句 ：
“依样画葫芦，山光淡欲无。中间沧海隔，遥
望影模糊。”葫芦岛的禅意扑面而来。立面
美观，路面整洁，行走舒适。整个岛屿采用青
色系，与天空、海水融为一体。在多云的季节
里，那份宁静与自由无法言说。最令人欣慰
的，是岛民意识的变化。记得第一次上岛，村
民谈得最多的是过去捕鱼的辉煌，言谈间总
有些失落。而今，信息渠道多元，与外界连通
频繁，村民早已走出封闭。巷口，人们热烈讨
论家乡未来；遇到背包客，主动搭讪，盼着记
者来多宣传。我在拍照时，一位缺了门牙的
八旬老婆婆颤抖着拉住我的手，恳请我多报
道葫芦岛——这些变化，让我这个局外人恍
如隔世。

入夜，在十间洋房用过晚餐，有人提议
去砾石滩晒月亮。一行人脱了鞋子，光脚行
走 。圆 滑 的 鹅 卵 石 硌 得 脚 底 生 痛 ，月 光 从
云 隙 里 漏 下 微 光 ，却 丝 毫 不 减 雅 兴 。有 人
半 趴 在 石 滩 上 ，我 则 平 躺 下 来 。头 顶 微 亮
的 天 ，脚 下 灰 色 的 浪 ，耳 畔 是 文 友 们 的 追
打 嬉 闹 ……葫芦岛的夜，果如《军港之夜》
所唱：静悄悄。

在这静悄悄的夜里，回想二十余年与葫
芦岛的因缘，冥冥中似有神力把我们捆绑在
一起。走得越勤，离得越近，越能感受时代带
给这座岛的巨变。一个个“微改造”，一次次

“大提升”，掀起层层浪花，推动小岛前行。从
封闭走向开放，从沉寂走向富足，葫芦岛在
巨变中擦亮羽翼，静候冲天一鸣。

那一夜，枕着莲花洋的涛声，我睡得特
别沉，特别香甜。

岛记葫芦
□蒲斌军


